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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螃蟹
欧天长

! ! ! ! 家门前有一
条一米多宽的垄沟
经过，常年流水不
断，两边护堤松软
潮湿的泥土成了螃

蟹们的乐园，大大小小的洞穴，密
密麻麻地分布在护堤的两侧。螃
蟹这个小东西很鬼，人一旦靠近
它，马上“腾腾”地从水里游出来，
连滚带爬地钻进洞里，在洞门口
竖着一对眼睛，眨巴眨巴着，小心
翼翼地观察着洞外的一切风吹草
动。如果人一挥手，佯装朝它扔什
么东西，它吓得立马转身朝洞里
更深处钻去，好半天不敢出来，要
想逮住它是有点难度的。

掏螃蟹必须要知道它在不
在洞里，我掏螃蟹一般都选择在
水漫过洞口又消退后的那一段
时间内，因为这个时候判断洞里

有没有螃蟹相对容易得多。水退
后，洞口以前杂乱无章的爪痕被
冲刷干净了，它新留下的爪痕一
览无余。而且带有明显的方向
性。只要根据爪痕的数量以及行
进的方向，就能很方便地判断出
它的行踪，是出去觅食了还是躲
在洞里休息。还有一种情况，也
是比较容易判断
的，那就是洞口
堆满了新鲜的泥
土，上面又没有
任何新鲜的爪痕
印，说明此洞里必有螃蟹，而且
还是一只勤劳的螃蟹，它为了让
自己住得更宽阔也更安全，自己
还亲自拓挖过洞穴。或许它并不
知道，这些又恰恰是暴露自己行
踪的最有力证据。

一旦确定洞里有螃蟹，天不

怕地不怕的我便卷起裤腿和袖
管，跨进垄沟里，伸出手，俯着身
子，顺着洞穴弯曲的方向拐进
去，螃蟹的洞一般都不深，摸到
了螃蟹只意味着你成功了一半，
你得想办法把它从洞里拉出来才
行。有的螃蟹见有“外敌”入侵，便
紧张地缩在一团，任凭你怎么拉

拽，都死死地赖
在洞里不肯出
来。也有的螃蟹
性子烈，见危险
当前，不管不顾

地伸出两只厉害的大螯，死命地
夹住我的手指，尽管有很强烈的
痛感袭来，但我边忍受着痛边朝
外拽它，螃蟹的力气毕竟比较小，
根本拗不过我的手劲，经过一番
生死较量，它还是被我拖出了洞
外，即使到了洞外，螃蟹的钳子也

不松开。这时你需要把它放在地
上，螃蟹以为自己安全了，便松开
了钳子，没命地要朝水中逃，没承
想，我的速度永远比它快，一伸手
便把它整个地抓在手掌心里，顺
手丢在了网兜里。

但掏螃蟹并不是每次都这
么幸运，螃蟹洞里不光栖息着螃
蟹，有时也有癞蛤蟆和水蛇。有
好几次，我不是从洞里摸出身上
疙疙瘩瘩的癞蛤蟆，就是浑身冰
凉吐着悠长信子的水蛇，吓得我
连忙甩手扔掉，好半天怦怦乱跳
的心才平复下来。

有了这么几次恐怖的经历，
我下垄沟掏螃蟹的次数越来越
少了，上了初中之后，我基本上
不去再掏螃蟹了。因为，我内心
知道，这种既危险又刺激的“游
戏”已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玩了。

一棵胡杨两样叶
!!!昆仑胡杨林奇观

! ! ! !日前，我接到高原战友杨掌才
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近日他又去
了一趟昆仑胡杨林，那几棵长着两
样叶的胡杨树，终于结束了它们奇
特的经历，从上到下都长成了一种
叶子，柳树叶。听罢掌才的通报，我
心中当然释放了一个疑团，却是既
有收获又怅然若失，滋生诸多感慨：
生活中纵有再多千奇百怪的事情最
终总有答案，但是在我们前行的路
上会有多少疑团还养在深闺！
时光倒流，那是 !"年前的一次

胡杨林之行。
格尔木河在昆仑山下的戈壁滩

上，拐了一个近乎“#”字形
的大弯之后，又甩胳膊展腿
地向茫茫荒野奔腾而去。正
是在“#”字的中间，不知什
么时候长起了一片胡杨树。
日积月累的流沙把胡杨树拥挤得越
来越高，渐渐形成了一条沙子山。山
上的胡杨树虽然离河水远了，但仍
然顽强地生长着。胡杨有一种向上
攀援的巨大力量！
沙山上的胡杨树成为昆仑山下

的一道风景，大约是在九十年代初
期。那时最早一代的胡杨绝大部分
已经成为枯燥的树干，却没死去，仍
硬如铁石似的撑在漠风中。突然有

一天，枯硬的树干上齐刷刷地爆出
了一片又一片嫩芽，人们无不惊讶
胡杨死而复生的顽强生命力。我就
是在这时候和李海乾大校来到胡杨
林看景致。大校是昆仑山驻军的领
导，对此处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他
把我引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沙坎上，
这里蓬勃着一片胡杨树，每棵树并
不粗，好像经过挑选一般，一律手腕

样壮实，树冠呈伞状。奇怪的
是，这些树都是两种叶子。树
朵的上半部为杨树叶子，下
半部有一部分叶子像柳树的
叶子。一树长两叶，实属罕

见。如果你不仔细辨认，会以为是
柳抱杨呢，两棵不同的树种纠缠在
了一起。

我问大校：青藏高原别的地方还
有胡杨树吗？他说：我至今还没有发
现，也许会有吧，但肯定不多。

我坦率地告诉大校：我无法解释
这种一树两叶的现象，你能告诉我答
案吗？他笑笑，说：我今天请你来胡杨
林，就是向你请教的。我无可奈何地

摇摇头，他也很困惑地笑笑。在这奇
特的胡杨树面前，我俩都有许多话
想说，但此刻只能无话可言。
我带着疑虑回到格尔木我暂时

栖身的部队招待所，无心写作，一树
两叶的胡杨树占据着我的心。

我请教了在青藏军营服兵役
$% 多年的一位老军人，他的回答
是：“这种树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我
认为是缺氧造成的。”我问：“缺氧？为
什么上半部的叶子没变？”他答：“这
就叫局部缺氧。”他讲的有道理，但我
觉得还不能完全让我心服口服。格尔
木市望柳庄的白杨树和柳树，就不缺
氧吗？可是它们并没变异。
我又请教一位先在格尔木某中

学教植物学、后来改行搞水文工作
的大学生，他说：“生长在青藏高原
上的许多树种其实都在变态，只不
过这种变态的进程很缓慢，十年二
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现在看到
的这种胡杨树肯定是正在变的过程
中，若干年后，说不定它们的叶子都
变成柳树那样了！”他停了片刻，又
说：“这里树木变态的原因，除了缺
氧外，还有气候、土质、水分等环境
恶劣的因素。我要说的另外的话题
是，那些不变的树种正是它们适应
了这里的环境。”

他的回答不能说没有
道理，但是，我还想再听听
更多人的意见。于是，我去
问一位在格尔木深入生活
的作家，他并没有回答我
的提问，只是给我背诵了
两句古诗：桔栽淮南则为
桔，桔栽淮北则为枳。

……
为追寻几棵胡杨树变

态的根由，我得到了多种
答案。自然我很珍惜这些
答案。但是尤其使我受益
的是，那些延伸在胡杨树
之外的我们可以联想到的
答案。比如人生活在高原
恶劣环境中的军人，知识
分子，还有那些正在成长
中的昆仑幼儿园的孩子，
虽然他们肤色被高原风雪
浸染得黑红如铁，但他们
始终坚守着脚下的土地，
忠诚的红心不变。

我想，我应该再回一
次昆仑山，去看看那些正在
变态中的以及永远不会变
的胡杨树，必然能有新的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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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女婿如同半个儿。这
是指好女婿，大家公认的。
然而，陆家婆婆，是要修正
这个提法的：女婿就是一个
儿！你们家的儿子也不见得
有我的这个女婿好哦。
陆家婆婆的这句话不

是用来花花女婿的，&%多
岁的老太，面对 '%有余的
女婿，一切都实实
在在，这个年龄段的
人与“花功”已经不
搭界了。同样，陆家
婆婆的女婿刘先生，
也实在到把岳母当
成了自己的妈妈。

工程师出身的
刘先生，每天晚上
一准在一块小黑板
上书写第二天的菜
谱。夫人说：“你麻
不麻烦？到时进菜
场看着买还不行？”刘先生
像是没听见，摘下小黑板，
噔噔噔，拎进丈母娘的卧
室，举起小黑板问道：“姆
妈，你看明天买这些菜好
吗？”这时的陆家婆婆，将
眼光从电视机移向菜谱，
像审计员一样一项项考量
着，然后指点着这个那个
地说：“这个菜不要买”，
“冬天到了，好买黄芽菜
了”，“买两块山芋来吃
吃，吃杂粮身体好。”刘先
生一连声地“好，好”，并
捏起粉笔在黑板上一一
更正，态度谦恭，那是连
儿子也难做到的。

刘先生会买也会烧。
上午，总见他的身影在厨
房转悠，同时就有这样那
样的香味儿飘出来。陆家
婆婆嗅嗅鼻子，对女儿
说：“你好福气，!!会烧
菜。”这就是九旬老人的
糊涂之处，其实有福气的
还不是她？你看，刘先生
还没将菜装盘，就先夹来
一筷子，用小碟子托着出
了厨房：“姆妈，你先尝
尝，味道真是斩（好）啊！”
平时，就是削到一只特别
脆的梨，老刘也要马上递
到丈母娘的手上：“姆妈
吃合适。”

在菊黄蟹肥之时，是

刘先生最为忙碌最为担
心的时节。陆家婆婆并不
因年事的增高而停止吃
蟹，而且一顿能吃两只，胃
口好过年轻人。那么，剥蟹，
剔肉，外加规劝少吃，都是女
婿的事。那天家庭聚会，刚吃
完大闸蟹，老太太就躲进卧
室吃起了奶油蛋糕。女儿们

见了个个大惊失色：
“开玩笑，还不拉肚
子？老刘，请你赶快
出马！”老刘进去几
分钟，就托着一角蛋
糕笑盈盈地出来了：
“胜利完成任务。”女
儿们相视而笑，倘换
了她们来劝，老太能
这么顺当？

陆 家
婆 婆 住 进
女 婿 家 已

经十几年。那时，
她在北京的大儿
子出国途中突然去世。老
刘就决计将老太接来赡
养，并与老太所有的子女
定下“攻守同盟”：瞒住妈
妈，让老人安享晚年。这一
瞒，就是十多年，十年中，
老刘像是恪守“父母在，不
远游”似的，放弃了多次的
旅游，偶尔外出，带回的土

特产是丈母娘吃的，买回
的旅游衫也是丈母娘穿
的。十年中，敦厚的老刘连
同其他的孝顺子女，也不
知编造过多少谎话，在陆
家婆婆 &'大寿时，那就达
到了高峰。老太不再相信
儿子在国外从事着保密工
作而无法与她联系：“让他
打个电话给我！保密，就不
要妈了吗？”又是老刘苦思
冥想出主意，大家密谋了
一封北京某单位的来信，

既给老人贺寿，
又证明她的儿子
仍在国外进行保
密工作。老太这
才高高兴兴过了

生日。老刘黯然说：“可怜
的老人，我们又骗了她。”

老太的一个女儿是我
的同事，她深情地说：“妹
夫，就是我家的大哥，他承
担起了做儿子的责任，没有
他，就没有妈妈的长寿。”
陆家婆婆，含笑寿终

正寝于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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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吃烤鸭在我们这帮知青中有个“典
故”。

插队时盛行精神会餐，一次说到烤
鸭，小杜说起小学的趣事：某同学做作
业时歪着脖子沉思，突然认真地说：“我
大起来要吃烤鸭。”知青们听了都大
笑，我们也理解他的“宏愿”———小家伙
想必吃过烤鸭，但没过瘾，就憧憬着长
大了能尽兴地吃一顿。可眼下我们个个

$%大几了，
别说没 烤
鸭吃，还常常吃白饭呢，
于是笑声有点涩。从此吃
烤鸭就成了“大起来”的
代名词。
我第一次买烤鸭已是

改革开放之后了，早过了
而立之年。那天我欣慰地
感到：我终于“大起来”了。

' 年前我们回山村，
老表桌上竟有焦黄的烤
鸭，是集市上买的，做工
也佳。我提议把“典故”的
“大起来”改成“富起来”。
诸插友都不赞成，说，既
是“典故”就不宜改，对照
着体会更有隽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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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印人灯谜缘
江更生

! ! ! !在雅擅奏刀制章的印人中，与灯谜结缘者颇多，
晚清的篆刻大家吴熙载便是其中之一。

吴熙载（()&&"*")+），原名廷飏，字让之，亦作攘
之，别署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江
苏扬州人，祖籍江苏江宁，自父起移居仪征，诸生。吴
早年拜包世臣为师，书法精妙，尤擅治印，对邓石如
“皖派”印艺甚为倾倒，能以碑刻摹印，尽传完白山人
衣钵。他诗文书
画印兼工，是位
全才的金石大
家。晚岁寄居扬
州石牌楼之观音
庵，署斋名为“晚学斋”，艺事之暇常与扬州谜家盘桓。
同治三年仲冬，他馆于陈氏斋中，终日与老梅作伴，乘
兴咏得一百首梅花诗谜，每一绝句明赋梅花，暗隐一
物，犹如《红楼梦》中薛小妹（宝琴）所吟的十首《怀古
诗》各隐一物一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妙不可言。据
说，此百首诗谜有同治年间手抄石印本传世，但笔者
仅见到 !&,-年武汉发行的《文虎周刊》分期刊载过。
试举一诗：年年花放落残红，艳裹浓妆蓦地空；一点芳
心香已散，陇头有约信先通。诗隐谜底“爆竹”。这里的
“点”巧行别解为动词“点燃”，“信”字机心暗指导火用
的“引信”，这些“谜眼”都是极具慧思之处。

在现代的篆刻家中，
灯谜造诣最深者当属王
能父（*&*-"*&&"）。这位
印名为谜名所蔽的前辈，
名溶，字月江，能父为其
号，“能父”在此应读若
“耐甫”（能，有坚韧耐劳
之意；父，通“甫”，表示男
性）。他祖籍泰州，是大儒
王艮的后代，出身书香门
第，自幼受家庭熏陶，故
文学修养高，艺术悟性
好，诗文、书法、篆刻无一
不能。其印章法乳秦汉，
古拙老辣，刚健遒劲，晚

年受聘于无锡市园林局，为名园的修复、题刻、布置贡
献颇多。其谜艺高超，如入化境，制谜主张“猜得出，有
回味，留印象”，其真知灼见至今仍具启迪意义。其代
表作如“他去也，怎把心儿放”打一“作”字、“自小在一
起，目前少联系”打一“省”字、“心儿牵，目儿注，两字
相思织就”打一“果”字，皆为典模之作。其谜作集成
《哭斯室谜剩》曾收入拙合编《当代名家谜选赏析》（中
原农民版）。

笔者的灯谜友人中，有两位师从名家的治印好
手：一位是陈兆熊，曾师从方去疾、谢畊石、徐嘏龄等
名家，艺宗“皖派”。制谜喜以成句谋面，故书卷气颇
浓，如以“夕阳无限好”打昆剧新秀“沈昳丽”（注：沈，
通“沉”；昳，作“太阳”解）。另一位是彭培炎，乃“浙
派”大家江成之先生的高徒，印法端谨，周规折矩中
透出儒雅。艺余雅好文虎之戏，谜作时载本报《今宵
灯谜》。近示我作品有：“巨玺”，打历代年号二：“宝
应、至大”；“百花凋零”，打越剧演员
“谢群英”；“吾从众”打排球术语“自
由人”；“自当戒备啤酒肚”（打中药二）
“防己、大腹皮”等，堪称庄谐并出，雅
俗共赏之作。


